
古人观鸟的浪漫情怀

在海南，要数最为常见的鸟，白鹭排得上
号。河岸边、水田里，都能看见白鹭翩跹的样
子。在三亚河，哪怕两岸是人来车往的市区，白
鹭也能“诗意地栖居”。

白鹭，仿佛已融入了三亚这座城市的基因
中，这里有通体洁白透亮、状如“白鹭展翅”的白
鹭体育场，还有众多白鹭选择“安营扎寨”的白鹭
公园。

白鹭是象征高洁的意象，人们自古以来就偏
爱白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
斯容。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
誉。”《诗经》中的这首《振鹭》，描写了一群白鹭冲
天而起，在西边泽畔任意翱翔的样子。

其实，这首诗讲述的是周天子宴请宋国和杞
国国君，这时，白鹭在水塘上翔集，周天子命人奏
起“振鹭”之舞，和群飞的白鹭相映成趣。舞者唱
起了赞颂白鹭的诗歌，赞美两国国君的道德品行
就像白鹭一样正直高洁。

可以看得出，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把大自
然中莺歌燕舞的美好意境融入清丽的诗歌中。
与以保护野生鸟类为主要目的的现代观鸟不同，
中国古人的观鸟活动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浪漫之
旅”。

《诗经》之后，后世还有众多以鸟抒情、以鸟
喻理的名篇，比如汉代贾谊的《鵩鸟赋》、司马相
如的《凤求凰》等。当然，有时“飞鸟”也用来比喻
人生境界。如陶渊明写“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尘世中，谁又
不向往飞鸟一般自由自在呢。

鸟的妙用如此之多，难怪古人如此爱鸟，据
有关学者研究统计，有记录的唐诗中与鸟有关的
作品占近1/10，涉及鸟类有70多种。如唐代山

水诗人王维写道：“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借
用夜惊山鸟的举动，巧妙运用先静后动、动静对
比的手法，给人们呈现出一幅幽静和谐的春夜美
景。

鸟是自由自在的存在，想时时观看不可能
的。所以古人想出了可以长久观鸟的办法——
花鸟画。无数经典的花鸟画作品中，鸟儿站立枝
头，为画作增添灵气和活力，也将鸟的灵动从广
阔的天地引入到屋室之间。

据记载，清代康熙时期，名臣蒋廷锡曾绘制
出中国《鸟谱》，以细腻的工笔画，精准绘制出
300余种鸟类，可惜至今已失传。到乾隆时期，
皇帝再令画师余省、张为邦绘制《仿蒋廷锡鸟
谱》，二人遵从蒋氏画风，历时11年，终于完成全
套图册，今天得以见到画上图文，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海南人”爱观鸟

苏东坡是一位实打实的观鸟爱好者，若少了
鸟的意象，他的诗词便会少了灵气，像“人生到处
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如“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鸟的轻灵、鸟的倔强，正是东坡心
境的真实写照。

谪居海南期间，东坡还是忘不了观鸟的爱
好。哪怕马上就要启程北归，他在澄迈的海边还
要“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当时东
坡登阁远眺，眼见白鹭群飞，蔚为壮观，不觉沉浸
其中，“贪看”一词生动写出了东坡沉迷观鸟的状
态。

除了白鹭，在海南，东坡心心念念的还有一
种鸟，名为五色雀。

有一天，苏东坡去儋州当地朋友家，看到五
色雀在庭院上空来回飞翔。这种鸟东坡在儋州
城南居住时也曾见过。五色雀被民间认为是一
种吉祥的鸟类，有贵人来了它们就会出现，所以
也有人称之为“贵人鸟”。

这一次又见五色雀，让东坡感到很神奇，于
是他举杯默祝：“如果你们是为我而来，那就再聚
集一次吧”。才过一会，飞走的五色雀果然又飞
回来了，东坡很高兴，特地为其写下诗文。

东坡见到的五色雀，究竟是哪一种鸟今天很
难准确考证，有说可能是黑眉拟啄木鸟。后来海
南的史料中也多有五色雀的记载，史书中，这种
鸟色彩极为鲜明艳丽，有小凤凰之称，喜欢群飞，
以大红色的为头鸟。

明代海南先贤、有“诗绝”之称的王佐在《五
色雀》一文中也写道：“白黑青黄罗绛旁，尊卑秩
秩如有常”“大旱一出雨则滂，久雨才见阴转阳”，
这种鸟不仅在群飞时很有秩序，仿佛懂得尊卑秩
序，而且只要见到它，久旱则雨，久雨转晴，富有
传奇色彩。

其实，王佐笔下的鸟不只有五色雀，白鹭、喜
鹊、鹧鸪等也是他诗文中的常客，如《隔塘巢鹭》
中写道：“一丛隔水白，点破青林烟。浑疑雪压
枝，却讶孳乳天。”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白鹭在青林
中的样子，说它像是一点雪花压在了枝头。

对于喜鹊，王佐作有《闻鹊二首》，其中有：
“忽听双鹊语，暗卜岭南书”“朝闻喜鹊噪，为报乡
关喜”，王佐在外宦游，听到喜鹊的声音，不禁勾
起思乡之情。

古代海南距离中原遥遥数千里，在外宦游的
海南人，一生能回故乡的机会寥寥，能遨游天地、
行程万里的飞鸟，无疑是他们思乡的最好寄托。

王佐是这样，丘濬也是如此。丘濬在《思兄》
一诗中写道：“闻鸿即延伫，恐有带书来。”丘濬远
在京城为官，十分思念在家乡的兄弟，当听到鸿
雁的叫声，便立刻停了下来，想着它会不会带来
亲人的家书。

此外，在海南古人笔下的鸟类还有不少，如
宋代白玉蟾写杜鹃，说它“啼尽天涯夕阳影，又向
空中啼月明”；丘濬写鹦鹉，说它“鸟解人言已自
奇，更兼能舞益为希”；明代进士、丘濬门生陈繗
写白雉，说它“顶上芙蓉不用栽，羽衣曾向雪中
来”。

古人受制于交通、信息等条件，什么时候能
看到鸟，更多是“随缘”，所以他们将对鸟的喜爱
倾注于笔墨间。但在交通发达、攻略完备的今
天，来海南赴一场“候鸟”之约，不正是这个冬天
里一件浪漫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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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十月中，
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
未盛之辞。”古籍《群芳谱》中亦有言：“小
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
也。”寥寥数语，勾勒出小雪节气的微妙
变化——天空初尝冷冽，雪花轻启帷幕，
虽未洋洋洒洒，却预示着冬日的序曲，万
物静候白雪覆盖的时刻。

农谚悠悠，道尽天象与农事的不解
之缘：“小雪不见雪，来年长工歇。”若小
雪时节未见飞雪，北方冬麦可能面临干
旱之苦，反证了“瑞雪兆丰年”的古老智
慧。反之，若小雪落雪，则预示着来年丰
收有望。雪，亦称“谷之精”，对作物生长
益处良多，农谚“小雪花满天，来岁必丰
年”等，皆是先民智慧结晶，道尽了雪之
于农事的宝贵。

小雪三候，自“虹藏不见”至“闭塞成
冬”，自然界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季节更
迭的信号。农事活动亦随之进入休整
期，提醒人们顺应天地变化，调整作息，
静待春回大地，准备来年的耕作。

小雪时节，不仅牵动农事，更承载着
丰富的民俗传统。古人有“冬腊风腌，蓄
以御冬”的习俗。小雪至，家家户户忙腌
制，北地雪里蕻、酸菜飘香，南国则以新
粮酿酒，称为“小雪酒”，《诗经》中有“十
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记载，酒
香绵长，岁月静好。

在旧时京城，小雪节气有着“占雪”
的风俗，农人祈雪以求来岁丰收，皮货商
则盼望天寒促销货品，人们各怀心事，却
都显现出时令之变迁与民生之智慧。小
雪后，农闲时节至，老北京人喜欢玩“冬
虫”，蛐蛐、蟋蟀成了冬日乐趣。

湖南的泥风鸡，素来有名，两湖地区
有“交小雪，腌风鸡”之说，风鸡在小雪时
节腌制，用黄泥将鸡连毛糊住风干。待到
正月前后，打碎泥壳，去尽泥毛，此时风干
后的鸡肉质鲜嫩，佐酒下饭，别有风味。

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小雪时节
有吃糍粑的传统习俗。糍粑是用糯米蒸
熟捣烂后制成的食品，是中国南方一些
地区的传统美食。古时，糍粑在特定节
日或仪式中作为祭品，尤其是农民用来
祭牛神的供品，俗语“十月朝，糍粑禄禄
烧”形象地描述了这一习俗。

“醮”原为祭神之意，台湾地区在小
雪节气里作醮的活动尤其多，以祈求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此时，台湾海峡周边
的鱼群肥美，经过一个秋天的滋养，鱼儿
们膘肥体壮。所以台湾有俗谚：“十月
豆，肥到不见头”，是指在嘉义县布袋一
带，到了农历十月可以捕到“豆仔鱼”。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
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每逢小雪，土家族的
人们便开始“杀年猪，迎新年”，刨汤热气
腾腾，邀邻里同聚，共筹谋来年，温馨热
闹，尽显浓厚的人情味。

同样，在文人墨客笔下，小雪时节亦
被赋予了独特的韵味。宋代诗人陆游在
《初寒》中写道：“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
前。拾薪椎髻仆，卖菜掘头船。”这首诗描
绘了久雨初歇，即将迎来小雪节气时的景
象。诗中的人们，或弯腰拾薪，或忙碌于
生计，椎髻的仆人、卖菜的船夫，他们的身
影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坚韧。这时节，黑夜
愈长，白昼愈短，阳气潜藏，阴气渐盛，天
气时常阴冷晦暗，寒风瑟瑟，但人们依旧
忙碌而有序，即便在清寒艰辛之中，也透
露出不屈不挠的生机与希望。

大约十年前，一位朋友赠送我一
本旧版清康熙《感恩县志》。当夜深人
静时，我悉心阅读志中的《鱼鳞洲峒
记》《四宜亭记》《重修感邑文庙记》《感
邑八景》等优美诗文，方知这些珍贵的
笔迹同出一人之手，乃康熙年间（公元
1692年至1722年），时任感恩知县的
姜焯所作。其《鱼鳞洲峒记》，如范文
公之《岳阳楼记》，遗留“忧乐”佳篇，令
人醍醐灌顶。这位在荒陋感恩之地，
任知县十四年，勤政职守、为民谋事的
姜焯，引起了我猎奇的兴趣与追溯。

清代官场对于委派到感恩、昌化
任职，流行着一句话：“感恩、昌化，不
去也罢”，筮仕者都以此为畏途。而姜
焯认为任职与任职之地并无关系。姜
焯到感恩履职之时，正是海寇猖獗，屡
犯岭头港的危难关头，姜焯亲自主持
制定《海防条议》，设驻兵防守岭头、板
桥、感城、八所等海防要地，派水师沿
海巡逻，并亲督兵民积极防御，保障黎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稳定社会秩序。
任职期间，姜焯捐献薪俸，重修感恩学
宫、倡办乡村义学、注重文化教育，哺
育了感恩读书咏经的文明风气。据民
国《感恩县志》所载，姜焯重修感恩学

宫之后，实行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开
创了感恩历史上黎、汉子弟公平享受
教育的义举。另据民国《感恩县志》所
载，清光绪年间，感恩出现了清代第一
个举人张文昭，一百三十多个贡生，以
及符绪等十六人入祀感恩乡贤祠的盛
况。感恩文化教育出现的繁荣局面，
与知县姜焯在感恩推行文化教育新
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姜焯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公元
1659年），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一书香门
第之家。查阅了山东莱州《昌邑姜氏族
谱》和红学大家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
新考》等红学研究资料后，让我惊讶的
是，曾任感恩知县的姜焯，竟然与红学
人物李煦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还有
着鲜为人知的族亲血缘与文化交流。

李煦原姓姜，其父原名姜士祯，与
姜焯的父亲姜士模是同胞兄弟。清顺
治年间，清兵大举南下，李煦的父亲为
清兵所俘，被正白旗佐领李西泉收为
继子，加入旗籍，改姓李，名士祯。康
熙二十一年，李士祯调任广东巡抚，后
官至宁波知府。儿子李煦初入仕，即
任广东韶州知府，后调任苏州织造。
李煦到广东任职时，把自己的堂妹（李

氏）嫁给了曹寅（曹雪芹的祖父）为正
妻。后曹寅任江宁（南京）织造和盐
务。江南三大织造江宁、苏州、杭州，
李、曹两家位居其二。李士祯父子成
为高官显贵之后，并没有忘本，始终与
昌邑姜氏族人保持联系。尤其是李
煦，与堂弟姜焯关系甚密，书信来往，
从不间断。李煦在一信函中，如是写
道：“先君从龙，赐姓李氏，而昌邑则弟
之本贯，本属姜氏”。1996年，在昌邑
北孟镇池子村出土的《虚白斋尺牍》，
是李煦给昌邑族人的书信集，总计有
300多封。其中李煦给姜焯家人的书
信就有90多封。如按辈分称谓，李煦
和姜焯同为曹雪芹的舅爷爷。红学大
家冯其庸研究确认：“李煦和曹寅是内
亲关系，又同为康熙皇帝的近臣”，且
李煦的母亲文夫人是康熙皇帝的保
姆，曹寅幼年是康熙的伴读。这层亲
密关系，令李、曹两家成为康熙王朝的

“簪缨巨族”。另据红学家们考证，曹
雪芹的祖母，也就是《红楼梦》中“贾
母”的原型，是昌邑姜氏。

到了雍正元年，李煦被抄家，雍正
四年，李煦又受“阿其那事件”牵连，再
次被抄家发配牲乌拉，最后冻饿而死，

李家从此败落。乾隆五年，82岁的姜
焯，感伤于堂兄李煦家族的不幸与衰
败，写下了族训式的文章《群生自造化
说》，悬于姜氏祠堂内，以警戒子孙。
文曰：“按造者，事之始；化者，事之
终。自造化者，祸福无不自己求之
者。群生尘世，喜乐者安荣，避忌者忧
患……其安其荣，造化本无安排，总是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皆因此造，自然
此化……愚年逾耄耋，稍历闻见，即目
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
不胜屈，因此渗透‘自造化’三字精切，
故特表为安荣宝丹，以遗子孙”。大约
乾隆十年间，曹雪芹开始创作《红楼梦》
时，曹家也已经彻底败落，经历当时“陋
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
舞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
嫁衣裳”的结局，姜焯和曹雪芹，从家族
的兴衰，都已参悟到了世事无常，一切
繁华如烟消云散的世事。姜焯的《群生
自造化说》，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创
作题材，皆源于当时共同面对的李、曹
两大家族的衰败，以及社会人情世故的
现实生活。且姜焯的《群生自造化说》，
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创作的立意，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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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是时候到海南观鸟了。
湿地里、滩涂上、红树林间，海南处处是鸟儿

的乐园。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勺嘴鹬、白肩雕、
黑脸琵鹭、黑嘴鸥等珍稀鸟类还会不远万里来到
海南过冬，也吸引着不少观鸟爱好者追鸟而来。

作为一项专业活动，有人说观鸟是近现代才
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但中国古代从不缺乏观鸟的
高手。在古代璀璨的诗文中，也有着众多与观鸟
有关的文字，从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
鹭上青天”，到《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这些文字深深地印刻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

从古至今，中国人欣赏鸟、观察鸟，人们将鸟
的雅趣、无穷意蕴融入到文艺作品中，衍生出特殊
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鸟文化”，使之成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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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儋州市新州镇泮山村村口的池塘里，鹭鸟成群结队在觅食。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清 边寿民《芦雁图》。资料图

宋 赵佶《瑞鹤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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